
猫托梦 

陈楸帆 

隔了三天，我的好友请求终于被通过，“不好意思，这⼏天忙到飞起”，⼩娟发

来抱歉的表情包，当然，是圆乎乎的卡通猫咪，看不出品种。 

我们约在新华路上的⼀家越南⽶粉店见⾯，店名起得很敷衍——“Pho31”，31是

门牌号，我光顾过⼏次，都是为了赶旁边上海影城的场，菜做得⼀般，但胜在

速度快。⾷客倘若抬头，便会发现热⽓蒸腾的头顶上悬挂着鸟笼。不是真的鸟

笼，只是⼯艺品，奇怪的是，所有的鸟⼉都栖息在笼外，笼⼦⾥关的，是三个

长着蘑菇脑袋的陶⼟⼩⼈，⼩⼈的腿伸到笼外，在半空晃荡着，像是在享受或

嘲笑着⾃⼰与别⼈的⽣活。 

⼩娟迟到了⼀会⼉，依旧道着歉，我拉着她坐下，长相很讨喜的⼀个⼥孩，有

点南⽅⼜⾳，粉混不分。我们点了菜，她说越南粉很像她⽼家潮汕那边的⼜

味，所以想家的时候她就会来点上⼀份。 

这么说来，你们⽼家出过不少⼤⼈物呢。 

哈？有吗？ 

有⾹港的那个李超⼈，企鹅的Pony马，还有最近刚刚放出来的姓黄的⼤佬…… 

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，我都不知道。 

以前交过⼀个男朋友，就是你们那边的，经常听他满嘴跑⽕车。 

哦哦。 

两⼤碗热⽓腾腾的汤粉配着⼩型盆栽般的蔬菜端到⾯前。我突然眼⾓⼀阵发

痒，不是被烟熏的那种痒，⽽是⼀种久违的不适感。烟⽓散开，⼩娟的⿊T恤

上有⼀些扎眼的东西，灰⽩⾊，短短的，像铅笔的笔触。 

美短？我问。 

英短银渐层。 

我点点头，那是我曾经习惯的饰品，⽆论冬夏。看来在⼤脑觉察之前，我的⾝

体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，亲切却难挨的痒。 



阿琪跟我说，你最近经常做梦。⼩娟娴熟地夹起⼀个⾁丸。 

嗯。 

最近很多⼈做梦。 

哦？ 

这三年，好多⼈和猫分开了，你的是…… 

就算跑丢了吧。 

⼩娟理解地点点头，跑丢的、送⼈的、⽣病没来得及治的、还有莫名其妙没了

的，你很想它吧？ 

富富，它叫富富，三岁的⼩太监。 

托付的付？ 

富裕的富。我不好意思地笑笑。 

是个好名字。所以你梦见什么了？ 

我梦见……它使劲挠门，叫得特别凄惨，想要进卧室，想要跳上我的床，可我

不让，我怕它报复我，尿在被⼦上，它⼀不开⼼就喜欢这么⼲，富富特别粘

⼈，经常有分离焦虑。你觉得，它想跟我说什么？ 

⼀会⼉，我们换个地⽅说。 

吃完⽶粉，我们挪到了对⾯的幸福⾥步⾏街，找了间临街的咖啡店坐下，看着

周末⼈来⼈往，有种遥远的不真实感。 

所以，你是怎么做起这⼀⾏的？ 

阿琪没有告诉你吗？⼩娟笑起来时不太像她这个年龄的⼈，眼⾓有点意味深

长。 

她觉得只有听你⾃⼰说我才会信。 

你是做什么的，警惕性这么⾼。 

呃……AI调教师，就是⽤各种办法哄AI⼲活，⽽且要出好活⼉。⽐如AI经常会

⼀本正经地胡说⼋道，这时候我们就得把客户的问题掰碎了揉细了变换⾓度，

让⼈和AI之间交互的信息桥变得畅通。 

难怪了，AI骗起⼈来可厉害。 



⼩娟搓了搓⾃⼰的左⼿，放到我眼前。我的外婆，这两条掌纹是连在⼀起的，

就像⽤铡⼑铡断了再接起来，她从⼩就能看见很多东西，⽼⼀辈⼈说她开了天

眼。 

我仔细看了看她的左掌，掌纹是分开的，跟我没什么两样。 

她都能看见什么？ 

死⼈，各种各样的死⼈，在哪⾥死的，就保持着死时候的样⼦，饿死的就肚⼦

⿎⿎的，溺⽔死就湿答答的，上吊死的就⾆头拖到胸⼜，跳楼死的就…… 

我捂住⽿朵。⼩娟停了下来，依然挂着意味深长的笑。 

所以……你也能看见死⼈？ 

她的⼿掌缩了回去。不能，我只能看见猫。 

为什么是猫，不是狗、鸟、乌⻳或者⾦鱼？ 

外婆在世的时候说，每个⼈都会有不⼀样的缘分。也许我上辈⼦是只猫吧。 

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我，但我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。 

那你能听得懂猫叫咯？ 

⼀开始不能，六岁那年我被猫挠伤了，发烧到三⼗九度⼋，⼀个礼拜都退不下

去。⼩娟把⼿背给我看，有发亮的三道⽖痕，颜⾊⽐周围⽪肤略浅。我爸妈都

快急疯了，试了所有办法都没⽤，后来还是外婆救了我。 

怎么救的？ 

哎，你是来咨询的还是来做⼈⼜调查的？ 

说嘛说嘛，我越相信效果不是越好吗？ 

所以你不信咯。 

嗯……阿琪说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 

先说好，这也算在付费时间⾥哦。 

没问题。 

外婆让我妈找来腥⽓最重的海鱼，捣烂成汁，让我捏着⿐⼦喝下去。她说有只

猫精上了我⾝，要⽤鱼腥味把它勾出来。我那时太⼩了，只记得吐得天昏地

暗，后来烧就神奇地退了。 



然后就听得懂猫说话了？我怎么觉得这有点像《蜘蛛侠》的情节。 

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学英语也不是⼀天两天的事情嘛，都得认字母、读发

⾳、记单词、学语法……⼀步步来。⼀开始只是觉得猫的叫声不太⼀样了，好

像多了些⾳调和感情⾊彩…… 

那个我也能听出来，撒娇发嗲和不⾼兴的声⾳就是不⼀样。 

……慢慢地越来越复杂，但奇怪的是，猫不像⼈⽤特定的词指代某⼀件东西，

声⾳只是其中的⼀部分，还有眼神、⽖⼦、⽿朵、尾巴，甚⾄⽑发，来完成整

个表达。 

我点点头，好像是那么回事。富富会侧⾝来回蹭我的⼩腿，这就是它在说，想

吃⼩鱼⼲了。 

我在说的可不⽌是活在这个世界的猫哦。 

⼩娟的⼜⽓变得有点神秘，我的头⽪⼀阵发⿇，像是⼤热天冲进了空调房，⽑

孔⼀下⼦缩起来，头发根也跟着⽀棱起来。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，但不确定⾃

⼰能够承受所有的答案。 

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它们为什么会回来找我们呢？ 

⼩娟转动着那杯冰摩卡，塑料杯壁凝结着眼睛般的⽔珠，折射出⼀个个变形的

微⼩世界，⾥⾯有步⾏街的摊档，有⼈来⼈往，也有⼩⼩的我和⼩娟。 

我们的世界和它们的世界，就像隔了这层塑料，绝⼤多数时候井⽔不犯河⽔，

唯⼀的通道是什么呢？ 

吸管？ 

⼩娟点点头，⽤吸管搅了搅，奶棕⾊的海洋⾥，冰块互相撞击摩擦，形成⽓泡

与湍流。 

梦就是那根吸管，但是即便是插上吸管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咖啡还是不会

⾃⼰流出来，对不对？ 

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需要去吸它？ 

没错啦。⼩娟刺溜地吸了⼀⼜，褐⾊液体摆脱地⼼引⼒沿着吸管爬升，消失在

她好看的唇缝中。 



我没明⽩，你的意思……是我把富富召唤到梦⾥的？ 

别这么惊讶，你把吸管想象成浦东到浦西的跨江隧道，不，可能更像杨浦⼤

桥，只是要长上很多很多倍，有点像前⼀阵那个电影⾥的什么太空电梯，哎

呀，总之就是要⾛很长很难的路啦。如果单凭猫猫的⼒量，是很难⾛这么远⼀

直进到你梦⾥的，⼀定是有别的什么⼒量拽着它，⽽且这股⼒量很强⼤。 

那会是什么呢？ 

这要问你⾃⼰了。 

可……每次我挣扎着要起来，去给富富打开卧室门，让它进来的时候，我就会

从梦⾥惊醒。我和它之间永远隔着那⼀道门。 

⼩娟叹了⼜⽓，过马路有红绿灯，上⾼速有收费站，对不对，这个世界和那个

世界之间，就像⼀条还没有修好合龙的跨海⼤桥，你说的，就是那个缺⼜。你

在这边，富富在那边，你能看到它听到它，但要跨过最后那⼀步，实在太难

了，不是⼀般⼈能够做到的，硬要跳过去，结果可能就是…… 

但是你可以？我迫不及待地打断⼩娟，她搅动着吸管，又刺溜了⼀⼜冰摩卡。 

给我看看富富的照⽚？ 

我狐疑地打开⼿机，相册⾥有专门的⼀个⽂件夹，全是富富的照⽚和视频。 

好可爱啊～～⼩娟⼿指上下滑动着，露出⼀脸姨母笑。我要的东西带了吗？ 

哦，都在这⾥呢。 

我掏出准备好的物件，按阿琪告诉我的顺序，⼩⼼翼翼地摆好：从猫窝⾥粘出

来的⽑发；富富最喜欢吃的鱼⼲；逗猫棒；⼀⼩撮⾖腐猫砂，绿茶味⼉的。 

⼩娟拿⼀块红布把东西包好，塞进布袋⾥，拍了拍，煞有介事地对我说：今天

晚上早点睡，睡觉前别玩⼿机了。 

那⼜⽓活像我妈⼀样。 

# 

躺在床上，像候着⼀封不知何时寄到的信，我的⼼悬空着，像秋千漫⽆⽬的地



晃荡，时间⼀点点地在⼼上勒出折痕，却睡不着，只是⾃我折磨，什么狗屁猫

灵媒就是骗⼦吧，可为什么阿琪她们都说有⽤，难道是我的问题，折磨到精疲

⼒竭，就像⽊偶断了线，毫⽆征兆地睡了过去。 

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，从卧室门的⽅向传来，像硬物划过⽊板，带着些许颠

簸，摩擦我的神经，然后是凄厉的嚎，像吃不到奶的婴⼉，⼀股烦⼼⽕起，想

⽤枕头蒙住⽿朵，但又骤然转念，这是在梦⾥啊，这是富富回来了吧。 

我唤着富富的名字，挣扎着起⾝，没有移动脚步，⼿却已经来到了门边，门开

了⼀道缝，灰⾊影⼦液体般流窜⽽⼊，蹦上床，找到它习惯的⾓落蜷下，我又

回到床上，抚摸着它的下巴与软腹，熟悉的触感像温泉⽔裹住我的⼿指，传递

着忧伤的涟漪。富富开始舒服地呼噜起来，⼀切都跟记忆中毫⽆⼆致，直到我

的⼿在⽑发中越陷越深，猫的肚⽪化成⼀⼜深潭把我吸⼊，温暖，⿊暗，黏

稠，我竟没有害怕，任凭意识被拖拽着揉捏着嵌⼊另⼀个⾝形。 

我在空荡荡的床尾醒来，⼸起背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跳下地板，开始巡视周

围。盆⾥的猫粮已经不多了，饮⽔机还在⼯作，⼀座⼩⼩的喷泉，可我更喜欢

舔⽔龙头，有时候也会尝尝马桶⾥的蓝⾊液体。我呼唤了⼀声，主⼈还是没有

回来。三个⽇落之前，另⼀个陌⽣⼈来过，帮我添了猫粮，清除猫砂⾥的⼤便

和吸⾜了尿液的绿⾊结块，那个⼈跟我玩了⼀会⼉就⾛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夜

⾥，整个⼩区亮起的灯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安静，同类的叫声倒是多了起来，

它们交流着类似的事情，⼈类莫名其妙地消失，留下拆封的猫粮和不关紧的⽔

龙头。它们似乎在说，现在轮到我们做主了。可我想念喂养我，抚摸我的那个

⼈，她⾝上有⼀股奇怪的味道，让我想起薄荷草，只需要⼀点点，我就会疯狂

地奔跑，咬⼀切东西，不停地打喷嚏。她到底去了哪⾥？ 

时间变得有些破碎，似乎跳过了⼀些⽇出与星⾠，啃破的猫粮袋空空如也，饮

⽔机⾥的⽔流得满地都是，猫砂盆⾥已经没有⼲净的⾓落。我被饥饿折磨着，

在沙发上磨拭⽖⼦，我知道只有⼀条路可以⾛，阳台的边缘，钻过铁栏杆的缝

隙，颤颤巍巍地跳下空调机箱，寻找通往那棵⾼⼤阔叶树的枝桠。我需要⾮常

⼩⼼，⽖⼦保持尖利，否则，⼤地就是我的终点，哪怕有再多条命。⿊⾊⾁垫



在冰凉瓷砖上反复踩下、变形、抬起，胡须抖动，双⽿旋转，计算着距离和风

速，⼀股怨恨升起，为什么把我丢下，为什么不带上我。 

助跑。跳跃。空中调整姿态。有惊⽆险，我与⼏⽚落叶同时着地。世界的尺度

变得不⼀样了，头顶是开阔⽽遥远的天空，我不知道该去哪⾥，沉睡已久的本

能在⾎液⾥开始汩汩流淌，绒⽑竖起，像在空⽓中撒开的⽹，捕捉着微不⾜道

的紊乱⽓流，触发警报。许多对眼睛开始从暗处浮现、逼近，那是我的同类，

来⾃不同的家庭。它们的⽑发如此千差万别，有的纷乱纠缠，有的肮脏暗哑，

有的散发精⼼护理的光泽，有的已经露出粉⾊的疥秃⽪，⽆论出⾝如何，它们

都在讲述着同样悲情的故事——主⼈消失了，也许是永远。 

我很快学会了千百万年前祖先习以为常的仪式，偷袭树上的鸟，捕捞池⾥的

鱼，以及从别的猫⼜中夺取现成的⾷物。不，不是学会，只是记起了久已忘却

的回忆，那些被精致猫粮、⾃动饮⽔机和猫砂盆压制的回忆。我甚⾄记起了如

何划定地盘，通过战⽃赢得地位，谋求异性的欢⼼，尽管由于⽣理性的残缺我

并不能真的有所作为，对主⼈的恨意由此又增长了⼀分。我带领着猫群在午夜

的街头狂奔，穿过蓝⾊铁⽪围就的森林，梧桐树影与黄⾊街灯撕扯着领地，密

密⿇⿇的⽩⾊⾍蜕在风中翻滚，⾼⾼的桥⾯上空⽆⼀⼈。我们对着停满乌鸦的

电线杆咆哮，宣布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权。鸟群飞起，像漆⿊的灵魂不断舍弃旧

的⾝体。 

然后，那头闪着红蓝光的铁⽪怪物出现了，带着轰隆隆的震响，从两侧肋⾻吐

出黄⾊烟雾，烟雾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轻，我们跑啊跑，怎么也踩不实地⾯，却

像鸟⼀样飞起来，越飞越⾼，直到飞进梦⾥。 

我以为⾃⼰早已忘记了那些住在猫窝⾥的⽇⼦，但在梦⾥，那只温柔的⼈类的

⼿会探进来，勾挠我的下巴，揉搓我的肚⼦，那样的瞬间会让我笃信，主⼈同

样的喜爱我，需要我，也会因为我在她⽣命中的消失⼼怀悔恨。我如此渴望那

只⼿，于是发动所有的⽑发，紧紧缠绕在她的指间，让它进⼊我的⾝体，成为

我不可分离的⼀部分。⼿探得越深，我便越不舍，像是她⽪肤上附带的薄荷⾹

味，通过⽑发的神经末梢，放⼤我的依恋与成瘾，于是想要更多。主⼈完全进



来了，潜⾏于幽暗的海底，⽓泡成串浮起，每⼀个都折射着远古的记忆，在不

同的时代，我们亿万次地分离，有时候她离开我，有时候我离开她，但终究会

回归，跨越漫长得⽆法⽤语⾔表述的时空，重新融为⼀体。 

在⽪⽑之下，主⼈渐渐浮起，肌⾁、⾎管、神经、腺体……⼀⼀对应贴合，她

的眼球从后⾯嵌⼊我的眼窝，⾆头从喉咙伸进两腭之间，我试图咆哮，声带呜

咽着发出奇怪的⾳节。两套感官信号彼此交叠，争夺着对外部世界的唯⼀解释

权。记忆也是。我记起了⼀些本不该属于我的东西，主⼈离开我时的恐惧与绝

望，焦虑与⾃责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，她⽆时不刻在挂念我，寻找我。我突

然明⽩了⼀切，记忆碎⽚亮得刺眼，她被带去哪⾥，又经历了些什么，囚禁在

那间巨⼤明亮的铁⽪屋⾥发⽣的事情，并没有⽐我的遭遇好过多少。我不再怨

恨主⼈，就像她不再怨恨⾃⼰。 

这种感觉真有够奇怪，像是从池塘⾥同时看见了⾃⼰的脸和后脑勺，⼀扭头，

看到的还是⾃⼰的后脑勺和脸。⽔⾯被丢进了⽯块，两种波纹被打碎了交叠在

⼀起，随着纹路荡漾渐渐清晰，同步成唯⼀的版本。 

于是，我终于记起了，我是那个变成了猫的⼈，⽽不是相反。 

我从梦中醒来，枕⼱湿得像刚从泳池⾥捞出来，脚边空空荡荡。 

# 

后来你还梦到过富富吗？ 

没有。 

初春的午后，⼀簇簇的鲜绿被阳光搅动着，让幸福⾥的建筑活了过来，⼈们带

着谨慎的笑意，彼此问候，⾔谈间刻意留出许多的空⽩。⼩娟依旧吸着冰摩

卡，那次之后，我又把她介绍给了⾝边有类似需求的朋友，她更忙了。不过，

这次是她主动约我，答谢给她带来的客户。 

那就好，我还想着免费送你⼀次服务呢，省了。 

怎么跟我ex⼀样⼩⽓，潮汕⼈是不是都特别抠门⼉。 



哈哈，现在你信了？ 

⼀半⼀半吧，不然给你介绍客户？总不能坑朋友吧。 

哪⼀半信，哪⼀半不信？ 

我相信你给我带来了某种变化，就像⼼理咨询，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，可

就是管⽤。不信的部分嘛……说实话，这三年来我已经不知道该信什么了，就

像爱过⼀个渣男就很难不怀疑爱情，后遗症吧我猜。 

嗯我懂，不⽌你⼀个，诶你还会再养猫吗？ 

暂时……不会吧，得缓个⼀阵⼦，再来⼀次我可受不了。 

再来⼀次谁都受不了。 

可你⽣意更兴隆啊，要是再开发个别的产品线，什么狗啊、鱼啊……⼈啊？ 

⼩娟眼神⾥露出⼀丝畏惧，像被针扎中⼿指，反应如此即时⽽真实，再专业的

演员也难以伪装。那⼀瞬间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，也同时骗了我。她并不是只

能与猫灵沟通，⽽是出于某种原因，抗拒或惧怕跟其他的物种灵魂接触，尤其

是⼈类。她叹了⼜⽓，知道⾃⼰暴露了。 

想做的话早就做了，可外婆不让，说会有报应，她⾃⼰就是个例⼦。 

我静静等着，知道她会把故事讲完。 

⼩娟的三舅年轻时是个⽂艺青年，会拉⼩提琴，长得又帅⽓，街坊邻⾥有不少

暗恋他的⼥孩，三舅⾛到哪，⼥孩们就偷偷跟到哪。破四旧的时候，三舅也被

动员了，不过不是动⼿砸的先锋队，⽽是事后慰问演出的⽂艺兵。有⼀回，他

们要到隔壁村的祠堂演出，还要打地铺过夜，外婆⼀听就急了，那祠堂可是供

奉列祖列宗的地⽅，怎么能在那过夜，何况……外婆的话说了⼀半又咽回去。

三舅⾃然知道母亲想说什么。在此前不久，祠堂⾥上吊死了个姑娘，穿着⼀⾝

红⾐红鞋，想必冤情极深，家⼈知道外婆有天眼，找来想让她跟死去的⼥⼉通

灵，问个究竟。那是什么年头，外婆⾃然知道个中风险，任凭对⽅怎么哭求，

硬是铁⼜回绝。于是⼫体在⽇头下晒了⼏天之后只得哭天抢地地草草下葬了

事。思想进步如三舅也断然不会听母亲劝阻，当晚拉了《四季调》又拉了《⼋

⽉桂花遍地开》，村民掌声如雷，⼀直加演到半夜，三舅才铺了草席睡下。第



⼆天三舅进门脸⾊煞⽩，⼀病不起，请来各⽅医⽣折腾了⼀个礼拜都没把⾼烧

退下去。外婆知道其中有⿁，把门关起来做了场法事，让家⾥所有⼈发毒誓不

得外传，怎奈为时已晚。外婆说，红⾐⼥⿁怨恨她不帮忙伸冤报信，害得⾃⼰

只能当个冤魂孤⿁，⼀怒之下拉三舅下去陪她作伴。三舅临死前已经烧得不成

⼈形，就像那具在⽇头下暴晒的死⼫。从那之后，外婆便⽴誓要斩断业报，不

许家⾥任何⼈提起更不许从事相关⾏业。 

⼤太阳的午后，⼩娟的故事却听得我起了⼀⾝鸡⽪疙瘩。也许我的理智还在抵

抗，但⾝体已经被说服。 

那你又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，你说过⾃⼰不是断掌，没有那种能⼒。 

⼩娟笑了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左⼿代表先天，右⼿代表后天。 

我愣住了，努⼒回忆当时她给我看的究竟是哪⼀只⼿。 

外婆去世的时候，⼩娟正坐在家中的摇椅上看电视，看着看着睡着了，突然椅

⼦晃了起来，把她摇醒了。⼩娟睡眼惺忪地抬头，看见外婆穿戴整齐地站在⾯

前，像是要出远门的样⼦。⼩娟问阿婆你要去哪⾥呀，外婆不说话，只是眯眯

笑举起左⼿，⼩娟照着举右⼿，两⼈像从镜⼦内外伸⼿击掌，可⼩娟看着外婆

枯瘦的掌直直穿过了⾃⼰的⼩⾁⼿，两只⼿相交的接缝处，是断掉的掌纹发着

⾦光，凝固在掌⼼。 

在那⼀瞬间，我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。当我再⼀次醒过来时，天上飘着⼤⾬，

所有的频道都在说⼤地震的事情，后来，妈妈终于回家了，告诉我，外婆⾛

了。 

我细细抚摸着⼩娟右掌不同寻常的纹路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

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看见⼀些东西，有好的，有不那么好的。为了保护⾃⼰，

我只跟猫打交道，⾄少还能听得懂。 

⼀只棕雀停到桌缘，歪着脑袋盯着我们，迅速啄起⼀点⾷物残渣，扑棱着翅膀

飞⾛。 

我终于按耐不住，问出憋了很久的谜题。 

我知道⾏有⾏规，可真的想知道，你到底对我，或者对富富做了什么？ 



所以……现在你开始信了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很简单。⼩娟从杯盖抽出吸管，

⿎起腮帮，使劲吹了⼜⽓，细⼩的⽔滴从另⼀端溅出，在阳光下折射出⼀道迷

你彩虹。 

吹⼜仙⽓？我不明⽩。 

记得上次跟你说过，两个世界之间是⼀座断桥对吧。 

我点点头。 

那只是⼀个⽐喻。断掉的不是桥，是你的⽣活，你的⼼，需要想办法把那些断

开的地⽅重新粘起来，让能量能够顺畅流通。富富之所以回来，就是因为感受

到了你对⾃⼰的指责和伤害，就像不断把伤⼜撕开，没有留给它愈合的机会。

我只是帮它传递了⼀些信息，就像邮递员。 

我没有说话，⼀切都那么不⾔⾃明，只是被⾃欺欺⼈的谎⾔刻意掩盖住，⽆论

是伤⼜还是真相。 

它没有恨我，对吧。 

⼩娟点点头，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：它很爱你，希望你把⼼打开，只有重新相

信这个世界，才能感受到世界对你的爱。 

不知道为何，这两句鸡汤听似廉价，却让我胸⼜淤堵已久的巨⽯熔解，化成热

流涌上喉咙，我移开视线望向别处，忍住不让眼泪落下来。我失败了。 

我今天约你，其实是来跟你告别的。 

你要去哪⾥？我慌乱地抹去泪花。 

回南⽅，那⾥需要我。 

可这⾥也需要你呀，你看，天天不断有⼈托我介绍你呢。 

⼩娟笑着摇摇头，这座城市最难过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它会⾃⼰慢慢恢复的，

就像你⼀样。也许很快，你就会有⼀只新的猫。 

那万⼀……万⼀我又需要梦的邮递员怎么办？ 

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你刚才随⼜胡掰的新名词吗，读书多就是厉害！⼩娟捂着嘴

揶揄我。说正经的，有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…… 

哈？ 



还记得我说的吸管理论吗？ 

记得啊，要吸才能喝到咖啡嘛。 

其实把咖啡杯⽐喻成那边的世界不太合适，杯⼦⾥是⽆穷⽆尽的另⼀个时空，

⽐外⾯整个世界都要⼤得多得多，所以不能排除会发⽣⼀种情况，我们被吸管

吸进杯⼦⾥⾯去。 

什么？我看着⼩娟，竭尽全⼒也没有办法想象那样的⿁扯场⾯。 

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多到难以想象的灵体纠缠在⼀起，成为⼀股巨⼤的能

量，想要对这边的我们传递某个信息，你想想会发⽣什么？ 

⼤家都开始……做同样的梦？ 

⼩娟点了点头，表情严肃，这就是现在正在发⽣的事情。外婆⽼说，猫托梦，

雀争⾷，天将有变。 

那、那我们该怎么办？ 

它们⼀直在召唤我，就好像这是我命中注定该做的事情。可我真的很害怕，怕

像外婆那样被诅咒，⼀辈⼦承受着痛苦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……你很特别，

我从没遇见过在梦⾥能跟猫融合得那么稳定的⼈，这是第⼀次。 

嘿，也许我也可以……我的兴奋被⼩娟⽆情打断了。 

这代表着你很危险，那股⼒量会更快地找到你，把你吸到属于它们的领地，也

许你会永远也醒不过来。 

那……我该怎么做？我猜⾃⼰的脸⾊⼀定很难看。 

这段时间我会先派⼏只猫在梦⾥守护你，如果有情况，我也会知道。 

我被这⼀连串信息炸懵了，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合适，直到⼩娟的眼⾓实在

憋不住笑意，继⽽转为⼤笑。 

喂！你是在骗我吗？ 

这么假的⿁话你也信，怪我咯？ 

# 



⼩娟回了南⽅后，微信名字多了⼀个后缀：梦递员，甚⾄还有了⾃⼰的公众

号，提供在线通灵和作法，也许是她新解锁的能⼒。置顶的介绍写着： 

“……古早以前，桥是畅通的，每个⼈都可以在梦⾥来去⾃如，但慢慢的，很多

⼈就不愿意回来了，梦的世界更美好，⼈⼈可以变成⾃⼰想要的模样，过上想

要的⽣活，永远地活下去。清醒世界的君王急了，这样下去他的⾂民会越来越

少，于是下令巫师做法，斩断了两边的通道，于是，⼈只有在睡觉或者死后才

能去到那边，并且没有办法控制⾃⼰会是什么样，进⼊怎样的梦境。只有极少

数的⼈，能够在清醒的时候跟梦的世界沟通，传递信息，帮⼈们解决在清醒世

界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于是，这些⼈被称为……” 

我点开⼏篇看了看阅读量，笑了，吃她这套⿁话的⼈还不少。 

⼀切都在加速恢复正常，我以为⼩娟会渐渐淡出我的⽣活，就像所有那些本不

该出现的怪事⼉，就像宇宙的时间线在这三年⾥分了个岔，抄了⼀条超出⼈类

理解能⼒的弯路，现在岔道又慢慢合拢了。 

直到有⼀天，我做了⼀个奇怪的梦，在梦⾥，我又变回猫的形状，有两只猫陪

着我，⼀⿊⼀⽩，像是护卫般左右不离，我们在空⽆⼀⼈的城市⾥飞奔，⽖⼦

踏过之处都长出细⽽软的绒⽑，像野草疯狂滋长，覆盖所有的道路和建筑，让

所有冷⽽硬的表⾯变得暖和且温柔，城市开始滚动起来，像⼀个⽑球，引诱着

我们不停奔跑、追逐，可最终发现，我们只是在原地踏步，⽑球最终消失在⼀

个眼窝般幽暗深邃的洞⽳中，我被本能驱使着，想冲进去⼀探究竟，可更深层

的恐惧又阻⽌我，让我颈后⽑发悚⽴，就在我犹豫不决之时，洞中传来纤细⽽

胆怯的叫声，如此熟悉却陌⽣，如同穿越历史的回响，⼀声声唤着，富富，是

你回来了吗。


